
第一部分第三場：1638 年 5 月至 1641 年 11 月，卑南覓與大員	

	

（卑南覓。）	

 

  瓦：衛斯林，雷督已經從大員回來了。他似乎很滿意在大員受到的接待。 

  衛：是嗎？太好了，以他在卑南覓的首領地位，應該可以有助於提升我們的

名聲。這一切都是為了要能夠與卑南覓人聯合去尋找黃金。畢竟我們在

這邊荷蘭人的人手屈指可數，不可能出動軍隊。 

  瓦：上次我們已經試著跟卑南覓人前往里壠，但是他們看到里壠的戰士就立

刻逃跑。 

  衛：里壠的武裝戰士確實是讓人感到卻步。這次雷督到大員的時候，長官閣

下應該有跟他說明如何以和平的方式來與對方接觸。上次我提議要送禮

物給里壠人，就被長官否定，說我們勢力太薄弱，如果這次又再逃跑，

或者是戰敗，只會讓他們認為他們是勝利的一方。 

  瓦：那怎麼辦呢？ 

  衛：長官閣下說，應該要想辦法讓里壠派人來這裡跟我們談判，或者是我自

己必須用人質的身份到里壠。 

  瓦：人質？這太危險了，看卑南覓人提到里壠人的樣子，這樣做風險似乎太

高。 

  衛：長官閣下之前才提醒我說，他正準備報告要上呈阿姆斯特丹議院，報告

金礦的進度，他希望我能盡快調查黃金的產地。 

  瓦：畢竟如果真的能找到黃金的話，對於公司的經營也是會有很大的助益。 

  衛：是啊，但是要找到黃金的話，恐怕需要更多開支。如果找到的話，確實

很有可能打平，甚至讓公司有額外的收入。 

  瓦：長官閣下應該是希望用實際的進展，來證明目前公司開支的方向是正確

的吧。 

  衛：不過，目前我們跟卑南覓人，要怎樣對付里壠人，確實還是個難題。 

  瓦：他們都以鳥鳴聲跟夢境的不祥之兆來當作理由，連實際交戰都沒有，真

是搞不懂他們的邏輯。 

  衛：沒辦法，也只能如實向長官報告。近期我會回大員一趟。 

	

（大員。）	

	

  堡：衛斯林，我多次命令你跟卑南覓人前去里壠社，到現在已經過了一年多

了，居然都還是一事無成，這是為什麼？ 

  衛：長官閣下，無論我多努力嘗試，所有企圖完成的這些命令的作法都失敗了。

這主要都要歸因於卑南覓人，因為已經有三次機會，當我與卑南覓人一起

出現在里壠領域邊界的時候，他們就十分驚恐地逃走。他們用惡夢或鳥鳴



聲聽起來不對，認為這是不好的預兆等等說法當作藉口，甚至不敢等到里

壠人出現就立刻離開。另外，卑南覓戰士也沒有順從我們的認真要求，派

使者代表我們送禮物給里壠人，或是企圖藉由交換人質來跟他們開始對話。 
  堡：衛斯林，你是不是太過謹慎了呢？ 
  衛：閣下的意思是？ 
  堡：為了盡可能擴張公司在島上的範圍，我們不需要害怕荷蘭人會受到福爾摩

沙居民的傷害，那些傷害都會是非常輕微的。 
  衛：但是——  
  堡：不要再但是了，高貴的總督閣下和東印度議員已經送出命令，假如可能的

話，我們應努力嘗試與所有已知的產金社結盟與和談。至少我們應該嘗試

跟他們接觸，以便打聽他們的情況與福爾摩沙土地所出產的其他產品。 
  衛：是，閣下。 
  堡：如果無法立刻就跟里壠人接觸的話，是不是還有其他村社可以先進行？ 
  衛：是有一個名叫白桑安的村社，是里壠人中立的朋友。 
  堡：那你就試著先從那邊下手吧。記得，不要再一事無成了，這樣我跟巴達維

亞那邊會無法交代。 
  衛：是。 
 
（卑南覓。） 
 
  衛：我們原本以為白桑安人可以跟里壠人溝通，但後來發現不行。所以我們就

決定改與卑南覓人、附近盟社以及十二名公司士兵前往里壠，希望透過和

平的方式與他們達成協議。 
當我們出現在里壠，就碰上一群社眾，我把我的武器放在地上，並作出表

示友善的手勢，代表我是帶著和平的意圖來的。但是，這些野蠻人對我不

加不理會，甚至開始丟石頭並且露出他們的屁股做出下流的姿勢，完全不

願意傾聽。 
我不願意受到這樣的公然侮辱，所以決定連同卑南戰士勇敢地攻擊敵人，

展開作戰。 
最終，我們取得上述里壠人四百到五百顆首集和九名俘虜。里壠人在脖子

上和手腕上穿戴大片的金箔，藉此可歸結出，至少可以在這裡找到一些黃

金。 
 
（大員。） 
 
  衛：（出示黃金。）報告長官閣下，這就是我們在里壠取得的黃金樣本。 
陶德：不愧是衛斯林，上一任的長官范德堡已經跟我提過你的優秀，巴達維亞總

督已經知道你在里壠的事蹟，他一方面遺憾里壠人遭遇的災禍，但也提到



這必然對公司在當地的名望有所幫助。感謝上帝保佑，這意味著我們最終

將打通通往產金地的道路。更重要的是，總督提到，你的任期必須延長，

因為這件事情只有你能辦到。接下來，要繼續往可能的黃金產地探查。 
  衛：是。 
 
（卑南覓。） 
 
  瓦：所以是總督的意思，希望能夠延長你的任期？ 
  衛：看來是這樣。 
  瓦：但是你看起來似乎沒有很高興。 
  衛：我其實對於尋找黃金，並沒有非常大的興趣。 
  瓦：是嗎？看不出來。 
  衛：特別是上次對里壠人的戰爭，不知道為什麼一下子被激怒，就展開了那場

屠殺。 
  瓦：對方當時確實是做了一些侮辱人的動作。 
  衛：但是，一定還有更好的方法。或許，我自己也是受到了某種在無形當中漸

漸累積的壓力吧。 
  瓦：是啊，畢竟長官還是會三不五時關切。 
  衛：還有遠在巴達維亞的總督，甚至是阿姆斯特丹。某個程度上，長官也必須

聽命行事。 
  瓦：如果你不想續約的話，為什麼不直說呢？ 
  衛：一時之間開不了口，而且我們在這邊，和這裡的人其實也漸漸有開始培養

了一些關係。對了，你想喝一杯嗎？我正好有釀。 
  瓦：好是好，不過你最近似乎喝酒喝得比較頻繁。 
  衛：唉，這種程度哪算什麼。 
 
（衛斯林下場。不久後帶著酒與酒杯上場。） 
 
  衛：來敬偉大的東印度公司！ 
  瓦：偉大的東印度公司！ 
 
（兩人喝酒。） 
 
  瓦：自從上次征服里壠之後，感覺公司的名聲真的傳開了，之前那次真難忘。

我去一個新的村社，那邊的人聽說我需要黃金，就立刻收到好幾個裝滿鹿

皮、珠鏈、貝殼的籃子，還有頭飾跟金箔。我當下就傻住了，不知道該不

該接受。幸好後來你有出現，幫我回絕了那些東西。 



  衛：公司指示是希望他們能夠獻上自己的土地，來保持與公司的友誼。比起那

些珠鍊跟貝殼，我們更希望他們送上的是種著椰子或檳榔的籃子。不過說

到黃金，感覺似乎又更接近了一點。 
  瓦：你是說北方的那些人？ 
  衛：是啊，距離雞籠比較近的地方，那邊確實也有人穿戴著金箔。 
  瓦：可是你不是說他們只說山區有人在製造金箔，但是卻連路都不知道。 
  衛：不是不知道，聽起來比較像是一個不允許一般人進去的地方。 
  瓦：但是長官知道了，一定又會叫你去那邊吧。 
  衛：那還用說嗎？ 
  瓦：你要去嗎？感覺有點危險。 
  衛：我有選擇的餘地嗎？ 
  瓦：說得也是。 
  衛：先喝再說。 
  瓦：喝喝喝。衛斯林，你釀酒的技術真不是蓋的。 
  衛：你現在才知道？之前我在日本的時候可是以釀酒小有名氣。 
  瓦：對呀，你之前也曾經被公司派駐在日本。日本如何？ 
 
（佩摩尼上場。） 
 
  衛：佩摩尼，你怎麼來了？ 
  佩：沒事，就來看看朋友。你們剛剛講到什麼，日本嗎？ 
  瓦：是啊，衛斯林之前待過日本。 
  衛：其實很多公司的人，都會在日本、巴達維亞跟福爾摩沙之間調動。不過剛

剛瓦特蒙德問到我在日本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我倒是記得有一次從巴達

維亞被叫回日本，幫末次平藏看病。 
  佩：末次平藏？就是十幾年前跟那個事件有關的日本人？ 
  衛：沒錯，就是那個末次平藏。 

瓦：什麼事件？ 
  衛：瓦特蒙德，就是之前的長官努伊茲被日本綁架當作人質的事情呀，總該聽

說過吧！那個時候日本人不滿我們要對他們收關稅，所以末次平藏的手下

濱田彌兵衛還帶了新港社的人到德川將軍那邊，說是要把整座島嶼獻給日

本。後來雖然沒有結果，但是回到福爾摩沙之後，努伊茲把那些新港社人

監禁起來，而濱田彌兵衛他們則加以反擊，最後把努伊茲抓了起來當作人

質。 
  瓦：後來呢？ 
  衛：後來他們就決定要荷蘭人跟日本人交換人質，不過交換地點要在日本。沒

想到到了日本之後，末次平藏不但沒有把荷蘭人交出，甚至把那些人監禁

起來，還把商館都關閉了。最後，公司方面認為是努伊茲的對應太過青澀，



把他解職之後當作人質送到日本那邊，才得到日本的信任。聽說，這也是

日本人為什麼會只允許荷蘭在那裡繼續經營商館的其中一個理由。 
  瓦：連當過長官的人都可以被當作人質送到日本去。 
  衛：是啊。為了公司的利益，福爾摩沙的長官，或者應該說，前長官，也沒什

麼地位可言。 
  佩：這麼說起來，之前跟里壠作戰的時候，你們公司不是也想叫衛斯林當作人

質送到對方那裡去。看來你們荷蘭人的人質外交作得還挺熟門熟路的。 
  衛：佩摩尼，你再開我的玩笑，看我等下怎麼灌你酒！ 
  瓦：對，佩摩尼怎麼可以沒酒呢！我去拿酒杯。 
 
（瓦特蒙德下場。） 
   
  衛：佩摩尼，你應該不會沒事前來吧？有什麼就直接說吧。 
  佩：其實，只是要說最近雷督頭目的妹夫托雅，他經常在大聲嚷嚷說為什麼荷

蘭人的禮物都沒送給他，只有送給雷督跟我，所以我是要跟你說，希望之

後如果有什麼東西的話，不要忘了給托雅一份。 
  衛：喔，原來是這回事。 
  佩：托雅認為他並沒有犯什麼錯誤，不應該受到差別待遇，因為如果他沒收到

禮物的話，在村社當中，會受到居民的懷疑跟輕視，覺得他不重要。 
  衛：如果是這樣的話，那真是很抱歉，之前疏忽了。 
  佩：是呀，是沒什麼。 
  衛：不過，我很好奇，卑南覓人是怎麼看待我們荷蘭人，還有瑯嶠人的？ 
  佩：很簡單，雖然我們跟瑯嶠人世代為敵，既然瑯嶠人已經跟荷蘭人結盟了，

那麼我們自然不能成為被針對的那方。 
  衛：意思是？ 
  佩：意思是，瑯嶠人之後可能會叛變。 
  衛：但是他們已經跟我締結和平的盟約。 
  佩：他們締結盟約的用意，是希望聯合你們來對付我們。既然這個目的達不到

了，他們必定會另作打算。就看他們何時改變心意，這只是遲早的事情。 
  衛：不過，我要怎麼知道這不是你們卑南覓人的挑撥呢？ 
  佩：這麼光明正大的挑撥，也是難得一見的。我只是基於朋友的立場，稍微提

醒你一下。 
 
（瓦特蒙德上場。幫佩摩尼倒酒。） 
 
  瓦：佩摩尼，喝吧，這可是衛斯林自己釀的。 
  佩：是嗎？衛斯林真是厲害。 
  瓦：好喝吧？ 



  佩：是啊。不過酒可不要喝太多。 
  衛：不會的，你放心。 
  佩：（環顧四周。）你們現在住的這地方，感覺好像需要再重新修補一下了。 
  瓦：是啊，之前才在跟衛斯林說，說是應該要找些新的竹子來修補。 
  衛：但這附近似乎沒有足夠的竹子。 
  佩：需要的話，可以去大巴六九那一帶。不過那一帶的居民，作風比較剽悍，

去的話，你們自己要注意不要做出什麼失禮的事情。 
  衛：會的。 
  佩：那我先告辭了。 
 
（佩摩尼離場。） 
 
  瓦：剛剛佩摩尼有跟你說什麼嗎？ 
  衛：他說叫我們送禮物的時候不要漏掉人。不然被漏掉的人會被瞧不起。 
  瓦：什麼時候我們的禮物變得這麼重要了？ 
  衛：禮物不只是禮物，而是一種被認可的象徵。 
  瓦：嗯——似乎有聽懂，但似乎又沒聽懂。 
  衛：（笑。）先想怎麼樣去跟大巴六九那邊的人交涉吧，畢竟我們還要在這邊

待上一陣子。（繼續喝酒。） 
  瓦：你還繼續喝呀—— 
  衛：喝啊，為什麼不喝？ 
  瓦：當然喝啊。只是你喝酒的樣子像是要把自己灌醉的樣子。 
  衛：（醉態。）與其是我要把自己灌醉，不如說我想忘記自己現在的身份，忘

記我自己現在在的地方，如果可以的話，我想要一直跑，我想要就這樣一

直跑回哥本哈根，回到媽媽的懷裡。我不想要再看到那四五百顆頭顱，成

千上百的挖空的眼窩，好黑暗，好黑暗，暗得就好像失去所有星星的夜空

——讓一切失去指引—— 
 
（衛斯林醉倒在瓦特蒙德身上。） 
 
  瓦：衛斯林，你真的醉了。唉，真是沒辦法。 
 


